
芒种之美
■ 王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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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淤泥里一些白嫩的手
从清水里擎出一个个高脚的
翡翠杯
一口水塘，瞬间变成一个大大的舞池

雨后，太阳一出来
这些擎着杯子的身子
便借着风的曲调
一边跳舞
一边推杯换盏

几只白鹭
穿梭其间
像瑶池宴会上的素娥

一只青蛙
按捺不住兴奋
竟直接跳进杯子里
畅饮

“好酒”
喝到尽兴之处
它叫了一声

两只蜻蜓闻声赶来
停在另一只杯口
尝了几口
醉得通红

荷 池 酒 会
■ 夏泽民

人在旅途

故乡的小街上，随处可见一面
面绿墙。每每行至绿墙之下，我都
会放慢脚步，或者驻足欣赏。乡间
富有妙趣之地很多，一墙绿葱茏是
其中之一。流连其间，你会觉得自
己行走在绿色的诗行之上一般，脚
步也变得有韵律起来。

一面面绿墙，是用各种植物装
点而成的。蔷薇、爬山虎、牵牛花、
丝瓜、葡萄等等，很多植物长起来就
铺天盖地，它们攀上矮墙之后，便以
不可遏制的姿态，迅速占领了满满
一面墙。墙本来的颜色被绿色覆
盖，而且绿叶还要疯长，它们不停地
扩张、加厚，很快密密匝匝成一个整
体，把一面墙围个水泄不通。

一墙绿葱茏，是可以入画入诗
的。窄窄的小街，一头连着田野，

一头连着农家。绿墙是画中的一抹深情，是诗中的一行
惦念，留给游子永恒的经典。一面普通的墙，因为有了
蓬勃的植物，变得有了生命力。一面墙能够感知四季的
冷暖，也就能够体察人世的悲欢。尤其是到了草木繁茂
的季节，墙上那种张扬的绿色，简直要喷薄而出，仿佛是
谁用绿色的颜料在上面泼洒自如。绿色浩荡，绿意流
淌，绿墙葱茏。有时候，墙上的植物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绿色的底子上有了花朵的点缀，显得更加玲珑雅致。

邻居五爷爷在外面打拼了一辈子，老了回到家乡
生活。他把老屋简单装修了一番，收拾得干干净净。
最让人惊奇的是，他把砖墙拆了，换成了栅栏墙。他在
墙内种了很多蔷薇，蔷薇花开的时候，挨挨挤挤的小花
朵从栅栏里钻出来，仿佛一个个机灵的小脑瓜，一派生
趣。那样的一面花墙，有声有色，有香有味，真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蔷薇花谢了，花墙就又变成绿墙。五爷
爷坐在墙内，喝茶、听风、看云，小日子过得特别滋润。

我知道乡人们为何喜欢布置这样的绿墙。这样的
墙，大概是由从前的篱笆墙中得到的灵感。我一向觉
得，乡下的篱笆墙最具有田园风情。那时候，家家户户
都是篱笆墙，篱笆墙上种花种果，既是装饰又有收获，
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兼顾。而且那个时代墙的阻隔作
用还不明显，一道矮矮的篱笆墙肯定是拦不住人的，不
过那有什么要紧的？从前慢的时代，人与人的距离很
近，近得不需要墙来隔开彼此。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篱笆墙只是个摆设，防防猪狗之类的，是不防人的。

后来，家家户户的房子高了，围墙也高了。围墙全
都是红砖墙，刻板森严，像一张冷酷的脸。这样的墙看
着真不舒服，于是人们开始用绿植来装点围墙。一墙
绿葱茏，满院皆诗意。我的这种想法，在母亲那里得到
了证实。她说：“绿墙好看，而且墙上结了丝瓜、葡萄啥
的，墙那边的邻居可以随便摘，两家的关系就跟一家似
的，墙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我在城市也见过绿墙，那种绿墙经过了园艺工人的
精雕细琢。各种颜色的植物搭配，一道儿红，一道儿绿，
有的还有图案，整整齐齐，一看就是人工修剪出来的。
我看到那样的绿墙却不喜欢，觉得它们像是浓妆艳抹一
般，假惺惺的，哪里比得上乡下那种野性生长的绿墙？

乡间的一墙绿葱茏，自由肆意，张扬着生命活力，展
现着质朴的田园风情。流年偷换，暗香浮动，疏影斑驳，
乡村的绿墙陪伴着人们，在老去的时光中享受岁月静好。

谈及芒种，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忙”。农谚中
讲到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快种，好似所有都在
与时间赛跑，让人很难静下心来，去细细品味这份节气
中的美。然而，芒种之美，恰恰就藏在这份忙碌与赶趟
之中，需要我们用心去感知，用情去领悟才行。

追溯芒种的起源，我们可以在《周礼·地官·稻人》
中找到它的影子。“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这简短的几
个字，不仅描绘了古人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和草木生长
情况来选择播种的场景，更蕴含了一种顺应自然、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芒种，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的名称，
它更像是一种哲学，一种态度，提醒我们在繁忙的日常
中，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空，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感
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体会生活之美。

芒种至，仲夏始。这是一个充满转折与希望的时
刻。一别春花烂漫，一迎夏绿葱茏，大自然仿佛在一夜
之间换上了新的衣裳。田野里，金黄色的麦浪随风起
伏，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池塘中，荷花亭亭玉立，荷
风送香让人心旷神怡。这些，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
更像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亦让我们在自然节气的转换
中看到生命的变幻之美。

是啊，生命的变幻在于眼，更在于心，而就在这番
过程中还有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在经历着属于自
己的“芒种”——高考。对于广大学子而言，芒种不仅
仅意味着农作物的播种与收获，更象征着他们人生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如同田间挂芒的麦子，经过无
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终于迎来了检验成果的时刻。
那一刻，他们努力着，就像那节气里生命的变幻，向着
希望拼搏的样子，终将化作青春最美的剪影。

芒种节气，除了呈现季节里的多彩之美，其实名字
亦很美。作家林清玄曾赞叹：“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
呀！”的确，芒种之美，美在它的意蕴深远。它寓意着播
种与希望，提醒着人们在这繁忙的季节里，不忘耕耘，
期待收获。不管是学堂之上，还是田间地头，埋头苦学
与奋笔疾书交织，金黄的麦浪与翠绿的稻秧交汇，便构
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人不禁沉醉其中，更感叹于芒
种之名所蕴含的那份期待与美好。

除此之外，芒种之美还体现在舌尖上。芒种到来，
人们还会用新收的麦子磨面，制作一顿新鲜的美食，以
此来庆祝这一年的辛勤付出和即将到来的收获。而这，
不仅仅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待一碗碗热腾腾的面条上桌，唇齿留香间品出的却是农
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是的，从舌尖再到心
尖，如此咂摸回味之感，可谓芒种的味道之美。

然而，芒种之美并不仅限于此，它更似一股无形的
力量，从生命本身到生活日常，从学子拼搏再到美味咂
摸，就像那田间的稻谷竞生直到绿意恬淡，小麦丰收而
至满目金黄，这是自然给予万物生长的无尽能量。它
需要我们用心去感知，去领悟，在多彩之美中教会我们
珍惜时光、勤奋耕耘，甚至于忙碌中寻找到生活的诗意
与远方，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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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晚忽闻闹野塘，争鸣何故柳浪藏。
荷钱浮水碧，菱角出波苍。声切切，调琅
琅。鼓笙簧。邀风伴月，流响绕回廊。未
觉夏宵长。

夏是雨的舞台，水是蛙的乐园。随着
夏日到来，降水增多，蛰伏已久的青蛙如
同等待指令的合唱团，待雨幕的指挥棒一
挥，便纷纷跃上舞台，将晶莹的水珠抖落
成跃动的音符，不舍昼夜唱响夏的和弦。

记忆里的夏，总是从正午开始发酵。
盛夏的毒日头，晒得高粱叶卷了边，聒噪
的蝉鸣把空气荡出褶皱。我和邻家小四
儿光着脚跑往水塘。到了塘边那片高粱
地，胡乱地将短裤往地上一丢，泥鳅似的
贴着塘沿往下滑。青蛙们原本蹲在塘沿
上鼓噪，忽被两个黑黝黝的影子惊吓，一
下子停住了叫声，后腿猛然一蹬，在空中
划出一道疲乏翠色弧线——这些天生的
跳远健将，起跳时鼓膜震颤带起水花，落
水时却轻盈得如同柳叶点波。我学着它
们的样子跃入水中，像它们一样划水、蹬
腿，水波漫过脊梁的刹那，恍若自己也生
出了青碧的蹼掌。

那些年岁里，我们常把蛙泳唤作“青
将军式”。双臂劈开水面时，脚掌要像青
蛙 蹬 腿 般 骤 然 发 力 ，搅 碎 映 在 水 中 的 云
影。有时浮在塘边的芦苇根处小憩，会看
见青蛙蹲在淤泥上吞食蚊虫，腮帮子一鼓

便吞下整个夏天。待我们玩累了爬上岸，
高粱地里躺着被晒暖的裤衩，青纱扶疏斑
驳如盖在身上的碎金被。这时节蛙声稍
歇，只剩零星几声“咕咚”，像是老辈人饭
后打着饱嗝。

待到日头西斜，雨便成了常客。雨后
的 黄 昏 最 是 撩 人 ，檐 角 水 珠 滴 在 青 石 板
上，将积攒的暑气敲成细碎银光。水塘里
浮 萍 新 绿 涨 满 ，荷 叶 上 滚 着 珍 珠 似 的 雨
滴 ，青 蛙 们 迫 不 及 待 地 蹬 开 湿 漉 漉 的 草
窠，蹲踞在露出水面的石头上，腮帮子一
鼓 一 鼓 地 酝 酿 曲 调 。 先 是 一 声 清 亮 的

“呱”，像琵琶扫弦般划破暮色，接着应和
声此起彼伏，高音如唢呐穿云裂石，低音
似大阮沉稳浑厚，竟把个雨后池塘奏成了
天然乐坊。

夏日蛙声，让我想起辛弃疾那句“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农人们
常 说 蛙 声 是 土 地 的 呼 吸 ，雨 水 浸 润 过 的
田 垄 间 ，新 插 的 稻 秧 正 汲 着 蛙 鸣 拔 节 。
记 得 幼 时 随 父 亲 巡 田 ，他 总 会 在 田 埂 驻
足良久，说听这蛙声里的劲道，便知秋后
谷 穗 的 成 色 。 月 光 漫 过 稻 叶 时 ，蛙 鸣 里
仿 佛 带 着 稻 花 的 清 香 ，将 丰 收 的 预 言 谱
成 月 光 曲 ，顺 着 田 沟 水 汩 汩 流 向 远 方 。
这 此 起 彼 伏 的 小 夜 曲 ，是 大 地 写 给 农 人
的 信 笺 ，每 个 音 符 都 饱 含 五 谷 的 絮 语 。
最 为 酣 畅 的 ，当 属 雨 后 蛙 鸣 。 水 汽 蒸 腾

的夜晚，蛙声裹着青草香漫过窗棂，砖缝
里的蟋蟀成了最好的和鸣。如果是在骤
雨初歇的黎明，蛙鸣与晨雾同起，露水未
晞的稻叶间，此起彼伏的“咕呱”声里，仿
佛能听见稻穗灌浆的轻响。这天地间的
交 响 ，让 我 想 起 儿 时 蹲 在 田 垄 看 母 亲 插
秧——她弯腰的弧度与蛙背曲线如此相
似，汗珠坠入水田的声响，与蛙鸣落进池
塘的涟漪形成了合拍。

乡间的夏是蛙声织就的锦缎。老井
沿 的 青 苔 记 得 ，竹 榻 上 的 蒲 扇 记 得 ，连
晾 在 檐 下 的 蓑 衣 都 浸 透 了 蛙 鸣 。 那 些
流 萤 点 灯 的 夜 晚 ，孩 子 们 循 着 蛙 声 逮
青 蛙 ，却 总 在 踩 碎 月 光 时 失 了 猎 物 。 村
里 的 老 秀 才 说 ，蛙 鸣 是 替 庄 稼 守 夜 的 更
夫 ，要 不 怎 会“ 蛙 声 篱 落 下 ，草 色 庭 户
间 ”（张 籍《过 贾 岛 野 居》）？ 如 今 想 来 ，
那 些 此 起 彼 伏 的 夜 曲 里 ，确 乎 藏 着 土 地
绵 长 的 呼 吸 。 夜 深 人 静 时 ，蛙 声 漫 过 晒
谷 场 ，裹 着 新 麦 的 香 气 爬 上 屋 檐 ，把 星
星 月 亮 都 唱 得 困 倦 了 ，才 渐 渐 隐 入 东 方
鱼肚白。

客居城市经年，夏夜常被空调轰鸣割
得支离破碎。忽有一日暴雨过后，在小区
水池边听到零落蛙鸣，霎时竟如闻故人叩
窗。那些被霓虹稀释的声线，让我想起故
乡月下的万顷和鸣，想起稻花香里的丰年
预言，想起爷爷烟锅里的明明灭灭。原来

这蛙声，是长在血脉里的乡愁，每逢夏雨
便 发 芽 抽 穗 。 杨 万 里 说“ 蛙 声 两 岸 夹 溪
船”，可我的乡愁不在溪船，而在蛙声漫过
的每道田埂，每片荷塘，每缕带着稻花清
香的晚风。就像那年离家进城的前夜，蛙
声突然格外嘹亮，月光里浮动的声浪推着
木窗吱呀作响，仿佛整个村庄都在用这种
方式将我挽留。

夜色渐浓时，天地愈发显出“最是晚
窗幽绝处，半壕春水一池蛙”的意境。这
声声不息的夏之绝响，何尝不是生命的礼
赞？此刻，我忽然懂得了为何古人总在蛙
声里参悟天地——这起承转合皆合韵律
的天籁，本就是宇宙的心跳。就像童年那
个扑入水塘的午后，青蛙用完美的抛物线
教会我：生命最本真的姿态，原该如这般
纵情一跃。

远处传来夜莺的啼鸣，蛙声在月光里
浮沉，像撒落银河的星星，又似飘在稻浪
上的渔火……或许在每个游子的行囊里，
都藏着一片蛙声作成的乡愁地图，待夏雨
浸润时，便化作通往童年的秘径。此刻且
让我学张季鹰，暂凭蛙声忆莼鲈——毕竟
这声声“呱呱”里，住着永远鲜活的故园。
当最后一声蛙鸣消逝在晨雾中，我知道它
们正潜入土地深处，将丰收的诺言酿成秋
日的金黄，如同我们总把乡愁藏进梦里，
等待某个夏夜被月光重新唤醒。

夏 日 蛙 声 作 管 弦
■ 刘明礼

那天，阳光和煦，天气正好。我和二
十 多 位 文 友 去 了 都 昌 老 家 的 一 个 古 村
——苏山学舍。说是古村 ，其实在我 20
世纪 80 年代初读高中时，经常从古村旁
经 过 ，似 乎 并 不 是 很 有 名 。 那 是 都 昌 县
袁（宣）多（宝）公路必经的一个站点，叫
前 山 ，大 概 是 因 在 苏 山 的 前 方 而 得 名 的
吧 ！ 我 们 上 学 或 放 假 时 ，多 在 此 站 候 车
或 歇 脚 。 那 时 ，只 远 远 地 瞥 见 学 舍 村 一
排 排 灰 墙 黑 瓦 的 老 屋 ，跟 自 己 村 里 的 旧
宅差不多，觉得并不稀罕，只是这里成群
落有规模罢了。

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巴很快开进
了学舍古村，在古村新修的村小操场上停
下。村小旧址原是古村的一个塾馆，名为

“浣香斋”。20世纪 90年代初，我在苏山舍
下（乡政府驻地）教书时，这里是苏山乡二
中，在此之前，还做过农中。塾馆系四合
院式建筑，为清代所建。中有四方天井，
天井四周设有讲坛、书房，俱是花格门窗
装饰。馆前有一庭院，植有各种花木。都
昌籍著名诗人刘严吾、胡雪抱、袁毅庵等
曾在此设馆授徒。院旁有一小溪，常年水
流清澈见底，溪旁垂杨掩映，环境幽美，是
读书习文的好地方。我想：学舍村大概与
此有关联。现如今，学舍幻化称“鹤舍”。
传说是苏耽（苏仙公）曾寓居于此，炼丹得
道成仙，天帝来召，遂乘仙鹤归去，故名
之。但在我心里，总觉得这滋味怪怪的，
牵强得很。

学舍古村，正如一位饱经岁月风霜的
老人，粗粗地看上去平淡素朴，不显山露
水，甚至没有涟漪，可徜徉在古村里，定然

会刷新我们的“三观”。
古 屋 大 门 上 的 屏 头 叠 起 ，凤 尾 飞

翘，雕刻精美，坚固挺立，像凌空欲飞的
鹞 鹰 。 室 内 是 长 方 形 的 大 八 间 和 小 八
间 ，都 有 天 井 取 光 ，中 为 宽 敞 的 厅 堂 。
上 厅 堂 两 边 有 两 间 正 房 ，下 厅 堂 及 天 井
两 边 有 四 间 厢 房 。 上 厅 堂 后 面 有 门 通
向 后 厅 ，后 厅 也 有 小 天 井 ，两 边 有 两 间
偏 房 。 正 柱 、梁 房 与 楼 柱 上 都 装 有 狮 、
虎 、象 、凤 及 寿 星 等 木 刻 花 樘 。 楼 上 及
房 间 装 有 各 式 各 样 木 刻 花 窗 ，装 饰 手 法
有 浅 雕 、浮 雕 或 透 雕 。 文 友 们 争 相 打 卡
拍 照 ，并 三 五 一 团 ，四 五 一 伙 地 议 论 争
辩 是 何 种 花 木 、鸟 兽 或 人 物 ，其 内 容 除
民 间 吉 祥 寓 意 图 案 梅 兰 竹 菊 四 季 名 花
等外，还有历史神话传说，如犀牛望月、
八仙过海、囊萤映雪等，文化内容丰富，
具 有 很 高 的 文 物 价 值 和 艺 术 价 值 。 我
在 一 天 井 左 右 两 边 的 楼 柱 上 ，看 到 镶 嵌
着 各 有 一 只 像 鹰 隼 又 像 是 老 雕 的 双 木
雕 禽 ，似 是 从 远 古 飞 奔 而 来 ，打 量 着 我
们 这 些 不 速 之 客 ，警 示 并 守 护 着 他 们 古
老 的 家 园 。 厅 堂 四 周 装 有 木 壁（俗 称 古
皮），顶端有木顶，也刻有各种不同的图
案 。 旁 边 备 有 梯 子 。 我 不 知 这 古 屋 有
没 有 闺 阁 绣 楼 。 旧 时 女 子 坐 绣 楼 做 女
红，抛绣球择夫婿是怎么一回事？

记得儿时，我们村的老屋大都单独成
幢，形制规模大小不一，且零散分布。这
学舍古村则是屋屋墙体相连，户户有侧门
相通，巷弄间都铺满了麻石。即便是雨天
也不湿脚，最多穿双笨重的木屐就行，进
出 很 方 便 。 清 代 中 期 ，学 舍 村 先 祖 袁 蕃

杰，原是个卖豆腐的，他勤俭持家，到景德
镇做瓷器生意；后其子袁绍起承继父业，
发展到拥有七座瓷窑和数十间店铺和坯
房，是当时有名的企业家。村中大部分古
屋都是那时投资兴建的，据说是统一安排
施 工 ，同 一 时 间 建 成 ，同 一 日 子 上 梁 竣
工 。 建 筑 整 齐 划 一 ，气 势 浩 大 ，名 闻 遐
迩。近年来，不少影视剧在这里取景，如

《铁血共和》《风雨下钟山》《牡丹亭》《聊
斋》等。

三进的祖厅在古村中心，建筑恢宏，
古朴宽大，有两个天井，占地约 600 平方
米。厅前正壁上挂有“汝南世家”的大木
匾。据历史考证，始祖袁安世居汝南（今
河南汝阳县），故称之。祖厅大门两壁题
有“卧雪家风”墨迹。袁氏以祖法治族，
以仁德为训，修谱有章，族规严密，派系
绵 长 。 族 人 始 终 以 先 祖 袁 安 公“ 卧 雪 家
风 ”为 做 人 处 世 的 典 范 。 古 村 袁 氏 以 耕
读传家，注重教化。历史上既出了文举，
也 出 了 武 官 。 像 清 代 举 人 袁 成 壁（浙 江
汤溪县知县），他的旧居“大夫第”尚保存
完好；民国初期学者、诗人袁铁梅为江西
省议员；袁治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曾
任 省 保 安 团 少 将 参 谋 ；袁 武 扬 为 黄 埔 军
校 第 十 三 期 学 员 ，曾 任 保 安 团 上 校 大 队
长 。 在 祖 厅 东 边 木 壁 上 ，张 贴 有 一 二 十
名村中学生的放大照片，他们身披绶带，
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均为古村首批获奖
学 金 的 优 秀 学 子 。 耕 读 传 家 ，卧 雪 家 风
得到了赓续和传承。

临近晌午，我们在古村前合影留念，
也定格出一份美好的古村时光记忆……

学 舍 古 村 散 记学 舍 古 村 散 记
■ 游会雄

是哪个淘气的孩子
放飞的气球
风一吹，它就在树梢上滚动

它也是一只大大的眼睛
在它的瞳仁里
一定有爸爸妈妈相依相偎的影子

树梢上的月亮
■ 卢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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